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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社会个人主义、工具理性、极权政治等文化价值观念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贬低，

造成人类意义感的普遍缺失，虚无主义成为现代性的隐忧。考察现代社会对虚无主义的几种抵抗，分析

药物致幻、静虑自省、媒介建构分别如何将感官作为支点。最终指出从个人中心主义出发，试图用虚拟

抵抗虚无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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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odern society, cultural values such as individualism,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totalitarian 
politics have been dominant for a long time. The devaluation of the value and meaning of life has 
caused the general lack of human sense of meaning, and nihilism has become the hidden worry of 
moderni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sistance to nihilism in modern society, and analyzes how 
drug hallucination, meditation and introspection, and media construction respectively use the 
senses as fulcrum. Finally, it points out that it is futile to try to resist nothingness with virtuality 
from individu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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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虚无主义的症结 

现代科学理论对外部世界的精准描述使得人类在技术领域取得长足进步，得以更加有效地改造自然，

由科学研究范式主导的理性主义也因此在思想领域更具有独特的说服力，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诚然，科

学技术的进步在极大程度上推进了现代主义的“祛魅”，但也让西方世界在“上帝之死”过后紧接着经

历了“人之死”，这里既包含福柯意义上的知识型主体之死，也包含现实意义上的人之死。 
许多学者认为长期以来个人主义、工具理性、极权政治等文化价值观念占据主导地位，对生命价值

和意义的贬低，造成人类意义感的普遍缺失，虚无主义成为现代性的隐忧。如何抵抗虚无，成了现代人

亟需解决的问题。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大批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如叔本华、尼采、伯格森、萨特、福

柯等非理性主义者纷纷涌现，他们认为理性本体论将人抽象为单纯的理性人，抹杀了人的感性存在，那

种逻辑的、规范的理性认识形式不能把握那些独特的、内在的生命体验，更无法把握生命的意义。 
从现实表征来看，虚无主义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生存世界存在的无意义感。现代

社会商品经济和工具理性的高度统摄之下，价值理性日渐式微，后现代主义对叙事神话的消解将主体直

接导向虚无主义，在这样的视角下看待这个世界，人只不过是宇宙中最微不足道的“原子尘埃”。根据

物理学质量守恒定律来看，所有能动的物质最终都将消逝，“生亦何欢，死亦何苦”的反问让人无法回

答，价值和意义变成虚构从而不值一提，主体对伦理和生命的普遍漠视成为现代性社会最大的危机。 
第二，自我生命存在的无意义感。由于自我始终是身处环境中的自我，世界意义感的丧失反映到自

身就表现为自我价值的否定。现代战争的残酷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伤亡在人类历

史上是空前的，人们心灵由此遭受的巨大冲击和震撼迫使人们开始警觉“意识形态”的巨大威力，二战

之后的年轻一代美国人生活在原子恐怖、种族歧视、女权运动等等社会环境之下，对社会制度、道德准

则、艺术形式等都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怀疑之外，他们以反叛的姿态挑战主流社会：不修边幅、蓬

头垢面，然而骨子里愤世嫉俗。”[1]西方社会在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掀起一股后现代主义思潮，拒绝“宏

大叙事”，强调“个体关怀”，试图以一种极端叛逆的方式焕发生命力，抵抗虚无主义。 
从根本上看，问题在于如何认识世界与自我，这就与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认知模式的主导范式有关。

近代以来，机械论视角下的人被视作精妙的机器，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认为知觉与动作、记忆与行为、

情绪与反应等都是观念的“联想”，提出联结主义的观点。桑代克则进一步认为人与动物学习的基本形

式乃是试错，即在众多情境反馈中选择正确反应，形成稳定联结。行为主义者斯金纳在巴浦洛夫的条件

反射的基础上提出“操作–强化说”，认为行为结果的正向反馈会使得行为得到强化。经典认知心理学

摒弃联结主义和行为主义模式，认为身心关系类似电脑的硬件和软件，认知则是一种类似于计算机的信

息加工程序，在知觉和行动之间有一个中枢信息加工系统，由此心智可以被理解成软件性质的某种程序

或算法。从联结主义到行为主义，乃至经典心理学的计算机模型，都强调知觉和行动的分离，然而实际

上却都仍是笛卡尔身心二元论式的模式，在这样的认知模式主导下，我们能够看到现代社会对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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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抵抗都是将知觉感官作为支点。 

2. 释放感官：药物救赎与生存美学 

在极度“精神痛苦”的社会情绪之下，让人能够超越自我，逃离现实的迷幻药看起来更像是一副镇

痛药和麻醉剂，是科技时代的“灵丹妙药”。高度提纯的致幻剂完全是现代化学技术的产物，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掀起了一股 LSD 崇拜热潮。LSD 学名叫做麦角酸酰二乙胺，是一种强力致幻剂，由瑞士化学

家阿尔伯特·霍夫曼于 1943 年成功提取，只需要 0.1 毫克，就能对服用者产生强烈的致幻效果。1960 年，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莫西·利里开始研究墨西哥毒蘑菇里的致幻剂，经人介绍接触到 LSD，一下子便了

爱上了这种致幻剂，认为这种药品是治疗抑郁症的灵丹妙药，开始对其深入研究并致力于向大众宣传和

推广。他在 1967 年美国“人类大聚会”上挤入人群中激情演讲，用了三个短语形容服用 LSD 后的感受：

“Turn on (聚神)，Turn in (入世)，Drop out (出离)”，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年轻人收到

鼓动，LSD 一夜之间渗透到音乐、美术、电影等文化领域。 
赫胥黎在《知觉之门》一书中声称：“绝大多数的麦司卡林服药者所体验到的，仅仅是精神分裂者

所感受的天堂那一面。只有那些近期得了黄疸病，或长期消沉、焦虑之人，才会在服食此药后感到地狱

和炼狱的存在。假如具有一丁点儿其他毒品的威力，那么麦司卡林早已因其毒性而声名狼藉了，甚至仅

仅是服药本身就足以引发焦虑。但是，那些理智的健康人先前就已经知道，就自身而言，麦司卡林在被

服用八九个小时后，药效就会消失，不会留下任何宿醉感，也不会因此引起人再服一剂的瘾。”[2]他在

书中讲述了他作为一个“实验者”的服药体验，并且认为这种致幻剂与毒品有着本质区别——前者不会

使人上瘾，又强调这种药物见效快，且不会像饮酒那样引起不良反应。他的这种说辞已经足够让读者们

跃跃欲试，然而摇滚乐的疯狂和激情与 LSD 更像是天生一对。 
迷幻音乐、迷幻文学、迷幻电影等的兴起，迅速在社会文化领域掀起“迷幻文化”的狂潮，这一时

期的文艺作品致力于表现致幻后的那种惊异、迷乱、荒诞与虚无的感觉。披头士乐队和鲍勃迪伦等著名

摇滚音乐人，为了寻求灵感带头服用 LSD，创作出许多虚无缥缈风格的音乐向粉丝们展现幻觉世界独有

的魅力，他们甚至成了那一代年轻人的“精神领袖”，更多的年轻人因此受到鼓舞。“LSD 幻游”很快

成为一种时尚，社会上各种犯罪率飙升，美国的学者在那一代美国的年轻人身上看不到任何未来的希望，

只有放纵与狂欢，因此批评他们是“垮掉的一代”。 
大量药物滥用的案例表明，大多数人并不能控制生物化学机制催生的欲望，曾被视作解药的致幻剂，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造成了相当大的社会问题，药物救赎的美好设想随着各国政府对其加强监管而宣

告失败。就像莫西·利里在大会上说的那样，服用药物的做法本质上入世的特性更强，每个个体都十分

活跃，以超越普通人的激情和狂热融入共同的亚文化群体。相比之下，通过传统的哲学叙事参禅悟道的

方式就成了一种出世的选择。 
几乎与披头士群体同时出现，60 年代美国社会兴起一股“禅宗热潮”。和许多后现代主义者一样，

马歇尔·福柯同样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福柯认为现代社会的理性主义把人当作历史进程中的无意识客

体是荒谬的，强调个体感受的重要性。他早期的作品着重分析了现代主体是如何形成的，在他看来现代

科学的巨大成就使人转变成了“知识型”的主体，“认识自己”变得比“关心自己”更重要，现代知识

更加成为一种规训人的权力，因而个体在生存层面感受到的痛苦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深刻。在深入考

察了知识和权力是如何对现代主体进行塑造的之后，他提供了一种破局的可能——生存美学。 
不同于艺术鉴赏，福柯主张生活的艺术化。他指出生活的意义只在生活本身，因此人不是应当发现

自己，而是应当发明自己、创造自己。为了实现“关心自己”的目标，主体需要有“自我技术”，包括

“沉思的技术、记忆过去的技术、良心考验的技术、根据表象对精神的表现来检验表象的技术”[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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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我技术，将个人生活本身变成艺术的，肯定生活世界的价值和意义。这实际上就是将现代社会知

识权力规训下的主体完全解放回归到古希腊时期的伦理主体、道德主体。虽然福柯的“生存美学”的生

活方式看起来与禅宗自我修行十分相近，但从感官角度来看二者又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就此而言，“生

存美学”仍是对美的感官的放纵，而禅宗则主张要超越感官。 

3. 超越感官：禅宗哲学的精神自洽 

精通英语的日本禅师铃木大拙翻译了多本禅宗著作，将禅宗思想传播到了西方世界并在西方世界引

起一波浪潮。禅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认为众生皆有佛性，只是需要开悟，故而亦称作“佛心宗”。

“禅”是梵文“Dhydna”的简称，意译为静虑。禅宗代表经典《六祖坛经》记录了禅宗六祖慧能讲禅的

一些内容，《楞伽经》《金刚经》《大乘起信论》等都集中体现了禅宗的思想。大体来说，禅宗具有以

下特点： 
第一，禅宗主张以内观智慧来体悟生命，超越世俗感官。内观不是以眼看，而是注重当下体验，以

心静观，在心中经历沧海桑田，使物仍是其所是。注重主体所在的场域和处境的影响，生活的意义只在

生活本身，而不在此之外，因此绝不可能向外求来，这就表现出其对过度叙事的隔绝，现象学大师胡塞

尔的“悬置”和“关注事情本身”的思想在这里可见端倪。 
第二，禅宗超越语言逻辑的束缚，强调语言的不可言说性，故而“不说破”。“开口即错”“说似

一物即不中”，往往将道理置于生活通过公案来表现，内容多以故事和对话的形式展开，强调对人的启

发和开悟，并不将大道理直接说明，更乐于发人深省，以至开悟。“禅师不说破，其目的是让学人发挥

主观能动性。自觉自悟，明心见性。”[4]从这种意义上来看，解释学与禅宗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同样出

于对语言的不信任，公案中的语言显示出一种独特的怪诞叙事风格。譬如问：“如何才是古佛心？”答

曰：“镇州萝卜重三斤。”这种语言风格的怪诞性与隐喻性往往使人捉摸不透却又觉得妙在其中。 
第三，禅宗认为现实的相乃是虚幻，因而可以无拘无束，无法无天。宣化法师在解释《金刚经》的

名言“一切世间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时说：“真正佛法是无形无相的，是真空

妙有的，并不是相上来用功夫的。”[5]世间万事万物不过是“缘起性空”，事物的本质就是空，因而

“万法皆空”，强调无我性、无常性以至无拘无束，通达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自由”。也正因如此，

禅宗敢于突破传统，“呵佛骂祖”，这在佛家其他教派乃至世界各国其他宗教都是一件离经叛道的事

请，这里不妨借用拉卡托斯说的“Anything goes”作为禅宗修行者的行事准则来阐释其“我空法空”

的理念。 
第四，不同于其他宗派，禅宗最核心的观点体现在《金刚经》的八字箴言“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但这并不是说将世界一切都消解成了空之后生活就失去了意义，而是说原本俗世的执念和烦恼在梦幻泡

影般的世界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不仅仅是从宏大的时间观来看是如此，从空间上看亦是如此。因此要有

平常心，出世式的修行不仅没有意义而且还显得愚蠢，要入世，在世间参禅，如此生活便能重新焕发生

机。 
综上来看，禅宗主张以内观智慧来体悟生命，注重当下体验，试图超越世俗感官。同时强调语言逻

辑的局限性，大道理“不说破”，讲求“顿悟”和“随缘”。并且认为世间万物只是虚幻，事物生灭流

转只是“缘起性空”，因而敢于破除“一切有为法”和“我执”，以至行事无拘无束，通达绝对自由。

与虚无主义不同，禅宗对事物的把握并不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的虚无，而是通透和有生命力的空幻，是

对世界的消解和重新确认，有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凤凰涅槃的力量。然而禅宗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身

体和感官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和先天认识形式，决定了人只能在忍受的基础上有限度地超越感官，完全超

越式的生活方式最终仍是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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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欺骗感官：媒介建构的超真实世界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不论是通过药物致幻、艺术审美、还是静虑自省，摆脱虚无主义的关键都

在感官上，绝对放纵感官不行，完全超越感官也不可能。现代媒介技术的救赎之道正是试图通过技术欺

骗感官，用数字与信息构建起更加真实的虚拟世界，构建起一个“超真实”的意义世界。 
现代人生活在高度发达的新媒体技术与网络信息融合的社会，原本要求主体的“在场”，变成了“在

线”，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也早已变成了现实，从这种意义上来看，现代人已然生活在虚拟之中。

时下正在兴起的虚拟现实技术与“元宇宙”致力于建立起一个完全独立于现实的真实的虚拟世界。我国

学者周逵认为：“诚然虚拟现实是新媒体技术的前沿领域，但纵观人类的媒介技术史，无论是通过抽离

或具象的艺术创作——如写作、绘画、雕刻、戏剧，还是通过现代的视觉技术——如照相、电影或电视，

人类一直在寻求通过艺术或技术的方式再现现实。‘在彼处’(being elsewhere)的感官体验的实现不局限

于任何媒体形态，将人的身体或心理沉浸于某个由媒介建构的虚拟现实空间中的做法自古有之。”[6]回
顾梳理口语时代、前工业时代、电子媒介时代、计算机虚拟时代等不同时期媒介技术对现实的再现，不

难发现虚拟化始终是暗藏在媒介形态发展背后的主脉络。 
“虚拟世界几乎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讲故事、绘画、雕塑、戏剧、手稿、印刷术摄影术、摄像

术、电气化、广播、计算机以及互联网，作者布拉斯科维奇(Jim Blascovich)和拜伦森(Jeremy Bailenson)
在《无尽的现实：化身，永生，新世界，以及虚拟革命的黎明》(2011)一书中，认为这些媒介的效果与南

美原住民煎服的“死藤水”(可使人产生幻觉，陷入所谓的“通灵”状态)在某种意义上并无二致，都是允

许人们从脚下的物理世界凌空而起，抵达另一个幻想世界[7]。作者将媒介视作某种“致幻剂”，敏锐地

看到了媒介和致幻剂的某种共同追求。以拜伦森的这种观点来看，人类历史上所有媒介的指向最终都是

为了建构起一个个虚拟世界，较好的媒介好就好在能够让人更轻易地从贫乏的现实世界通往充满意义的

幻想世界。就此而言，沉迷于艺术与沉迷于网络游戏甚至与沉迷于酒精、香烟乃至致幻剂本质上没有什

么区别。 
大致梳理媒介技术的发展史，我们能够看出历史进程中的不同媒介形式都显示出其虚拟化倾向，并

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媒介整体的虚拟化程度越来越高：语言和文字的记录使得以往的感知和经验可以跨

时空流传；西方绘画艺术中的透视画法以及全景式画法与现代虚拟现实技术追求的“沉浸感”如出一辙；

照相术和电影的发明已然将再现现实的技术发展到极致进而转向“再造”；电子信息技术通过编码与解

码的再现方式因而将现实变成可修改的。因此，每一种媒介形式内部也都天然有着“还原”和“超越”

两种指向，根据不同时期媒介模仿水平的不同，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划

分媒介发展阶段的“拟像理论”。他说：“存在三个层次的仿真，它们与文艺复兴以来价值规律的不断

变化相对应： 
——仿造(counterfeit)是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古典’时期的主导模式； 
——生产(production)是工业时代的主导模式； 
——仿真(simulation)是被代码所主宰的当前时代的主导模式。”[8] 

他还列出了一个拟像的发展序列：“形象的承递阶段如下：1) 它是对某种基本真实的反映。2) 它掩

盖和篡改某种基本真实。3) 它掩盖某种基本真实的缺场。4) 它与任何真实都没有联系，它纯粹是自身的

拟像。”[9]鲍德里亚认为真实的应当是基于“符合论”的，即可以被对等再现的东西，拟像发展的四个

序列，对应着不同社会生产时期不同的“模仿”水平，发展最终的“拟像”阶段已经不再是对真实事物

的模仿，而是对“模仿物”的“再模仿”，因而成为一种“超真实”。在鲍德里亚看来迪士尼乐园就是

一个彻彻底底的超真实世界，里面的卡通角色形象都是虚构的，却又与外部现实独立隔绝开来变成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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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真实的，因而由媒介建构的一整个魔法世界就是一个超真实的世界，在虚拟中承载着意义。 
这种方式本质上仍是借助虚拟来抵抗虚无，然而超真实世界离不开媒介建构，媒介技术的高度发达

是超真实世界的物质基础。按照鲍德里亚的说法，数字技术结合影像传媒等领域的发展，使得对客观物

理世界的模仿能力达到极致，原有的真实和虚拟的关系被模糊甚至逆转，一个超真实的世界由此得以建

构起来。 

5. 结论 

综上所述，放纵感官、超越感官、欺骗感官的方法本质上都预设了身心二元的认知模式，从感官出

发，用虚拟抵抗虚无。看起来每一种方法都能够在一定范围内相对有效，然而又都是严重脱离实际的，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关键在于人不是单独存在的人，更是社会中的人，并且随着社会发展，人的社会属

性会进一步加深。从感官出发，个体关怀继而演变成个人中心主义的，在这样的视角下，意义和价值的

标准也变成自设因而是利己主义的，其结果必然导向个体生存的无价值和意义。因此，应当重新思考自

我的身心问题、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消解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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